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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和两个儿子都归女方所有,张女士和前夫已经好聚好散。可令张女士没想到的是,离婚两年后,自己居住的房产却被牵涉进前夫的债务中。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依法监督,张女士和孩子的安居之所有了保障。
“什么,我的房子被查封了?”2023年春节前夕,从外地回到家中的张女士突然发现自家大门口被法院贴上了查封公告,上面写明法院将对该房产进行司法拍卖,要求张女士和前夫王先生及时腾房。张女士急忙给前夫打电话询问,这才得知是前夫买车引发了债务纠纷。
原来,张女士与王先生协议离婚时,约定登记在王先生名下的房产归张女士所有,待儿子成年后,该处房产归儿子所有,张女士拥有对该房产的永久居住权。因张女士无力一次性还清房贷,该处房产一直未能变更登记到张女士名下。而早在2017年,王先生通过向绍兴市柯桥区某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辆汽车,因未能正常履行还贷义务,担保公司替王先生代偿了部分款项后,将对他的追偿权转让给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该资产管理公司向王先生追偿无果后,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2022年7月,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王先生支付代偿款项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资产管理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2023年初,法院决定对王先生名下的该处房产进行司法拍卖。
“明明离婚协议约定这房子归我,两个儿子由我负责抚养,要是没有了房子,我和两个儿子住哪儿啊?”张女士觉得很委屈。2023年4月,她抱着一丝希望向柯桥区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认为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法院无权拍卖该处房产。
收到监督申请后,检察官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核实。经查,张女士目前居住的房子的确是她与前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两人离婚后一直由张女士负责每月偿还房贷,但双方并未就永久居住权订立合同,也未向房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居住权登记。离婚后,张女士与两个儿子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内,该房屋是他们的唯一住房。
“本案中,虽然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案涉房产已与王先生无关,但该约定仅在王先生与张女士之间有约束力,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检察官意识到,从法律层面而言,案涉房产依然属于张女士和王先生的共有财产。因此,法院在王先生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形下,有权在王先生对该房产享有的份额内予以强制执行。
房子没了,张女士母子的安身之所也没了;债务不还,债权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如何在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让张女士母子三人住有所居、住有所安?这成为办理本案的最大难题。
经深入调查,检察官发现担保公司是以低于代偿款项金额的价格,将对王先生的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从资产管理公司层面而言,该公司实际支付的价款远小于生效判决书上确定的代偿款金额,实际的损失也相应减少。
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为化解难题,检察官通过多种渠道与在外打工的王先生取得联系,多次进行释法说理。最终,王先生表示愿意出面处理案涉纠纷。检察官随即与法院执行人员沟通对接,从法、理、情的角度建议法院暂缓对案涉房产的司法拍卖程序,以督促王先生积极履行债务,妥善处理案涉纠纷。
经检法两院合力引导,2023年7月,在保障资产管理公司权益的基础上,王先生与资产管理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按照约定时间,近日,王先生支付了相应的和解款项,双方纠纷就此了结。得知房子被“保住”后,张女士向检察机关撤回了监督申请。
